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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獾出没， 庄稼频遭祸害
不能捕杀， 村民叫苦不迭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地里的庄稼，很多都被它们祸害了

10日下午3时40分许，和几个村民
坐在村头树荫下小憩的魏庆银，端起
地上的茶杯喝了一小口茶，转过身朝
着树上叫得起劲的知了嘟囔了一句：

“叫唤个啥劲，闷热个天，让人烦。”村
民魏广成说，魏庆银烦的不是热天和
知了，而是每天晚上都要对抗的“小
偷”。

“五六年了，它今年最嚣张。”60岁
的魏庆银说这话时，脸上充满了无奈。
魏庆银告诉记者，他菜地里种了三分
多地的春玉米，眼看就要收获了，但他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每天晚上七八
点钟，我就要拿着凉席子和被褥，外加一
把铁锨，赶到地头，坐在地上一袋烟接一
袋烟地抽，好让自己不睡着，要仔细地听
玉米地里的声音，一要有动静就大声呵
斥几声，然后用铁锨在地上使劲拍几下，
才能把‘它们’吓跑。”这样的动作要持续
到第二天凌晨的4点多钟。而这一状态，
魏庆银已经持续了20多天。“没办法，三
分地也是粮食呀。”

魏庆银口中的“它们”就是让村民
们烦恼的“小偷”。连日来，这伙“小偷”
几乎每天晚上8点左右就会很准时地
出现在村民们的庄稼地里，或啃食玉
米，或扒刨埋在地下的花生种子，有时
候甚至连村民种植的核桃树和桃树都
不放过。

在村民程召平的玉米地里，记者
看到一大片倒下的玉米秸秆，地里剩
下被啃光的玉米棒子。紧挨着另一块
地里长满了豆子，“原来种的是春花
生，可是被扒光了，只能种上豆子。”程
召平说。

记者在魏楼村村委会提供的一份
由村民摁着红手印的统计名单上注意
到，去年至今，已经有118户村民153 . 3

亩的庄稼遭到这伙“小偷”不同程度的
损害。村民们说，这伙“小偷”其实吃得
很少，更多的时候是祸害庄稼，“吃得
没有败坏得多”。“等麦子熟的时候，它
们还会到麦地里撒欢，甚至打闹嬉戏
到处打滚，把麦子扑倒一大片。”

不仅在魏楼村，在魏楼村紧邻的
后寺村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我去年种
了半亩花生，种上的当天晚上就被吃
光了。”后寺村村民刘继身告诉记者，
今年他又种了七分地的玉米，眼看就
要收获了，他也像魏庆银一样每天晚
上到地头守着，“已经连续10多天了，
天热蚊子咬，白天还没有精力干活，受
罪着来。”即使这样，刘继身的玉米地9

日晚上照样遭到“小偷”的光顾，十五
六课玉米不幸遭殃。刘继身说，在他们
村，很多村民的庄稼都被损害过。

村民们称，这种情况在2008年前
后曾发生过，但当时损害数量很少，村
民都很纳闷，还以为是有村民故意和
自己作对。后来，由村民在庄稼地里发
现了“小偷”的踪影，而且还在村西南
的大坑的土坡上发现了大大小小的
洞。近两年来，村民种植的春季农作物
受损害的面积和程度有愈演愈烈之
势。很多村民表示，等来年春季，就算
让地空着，也不种庄稼了。

长得肥嘟嘟，跑起来却比野兔还快

这伙“小偷”长什么样？魏楼村党
支部书记魏广平等不少村民都曾和它
们打过照面。

魏广平说，几天前他从地里干完
活正要回家时，突然听见地里有动静，
停下来一看，有三只猪模狗样的东西
正在直立着上身朝他张望。“身子都有
半米多长，肥嘟嘟的，有水桶口这么
粗，怎么也得有40多斤重。”魏广平用
手势给记者比划着。而令魏广平奇怪
的是，这几只动物并不害怕他，和他对
视了大概一分多钟，直到魏广平举了
举手中的铁锹，“三个家伙才跑了，速
度很快，说话间就不见了踪影。”

程召平也在几天前的晚上用网子
网住一个“小偷”，不过由于“小偷”劲
非常大，挣脱跑掉了。程召平说，因为
自家地里的玉米也是屡遭破坏，他就

在自家玉米地周围拉起来网子，中间
留出一个入口。“也就8点多一点，我就
听见网子里传出‘吱吱’的叫声，赶过
去一看，一个灰色的家伙，体态非常
大，嘴非常尖，在网子里窜来窜去，还
没等我看清楚，它就挣脱跑了。”

据村民描述，“小偷”的样子和
狗、猪都有点像。“但肯定不是猪和
狗。”村民说，它们的脚、耳朵和尾巴
都很短，而且毛发颜色不一，头上长
着三条白色纵毛，中间一条由鼻尖
延伸到头顶，从两嘴角到头后还各
有一道短白纹，整个脑袋看上去花
里胡哨的，“给人感觉好像非洲土著
为了装饰或吓人而画在脸上的油
彩。”魏广平说，它们平时不怕人也
不伤人，但人如果想抓它，它却跑得
比野兔还要快。

“ 这 家 伙 五 六 年 前 就 在 这 里
了。”村民魏庆德说，个头大的就有
笨狗那么大，小的和猫体型差不多，
但由于那时数量并不多，偷吃也毕
竟有限，所以大家都没有把它们放
在眼里。去年，曾有村民带来黄鼠狼
夹子，在篮球般大小的洞口守了好
几个晚上，但没有逮住一只。“其实
就算夹到了，又怎么样？它还是会逃
掉的。”有村民说，前段时间，有户村
民看它们偷吃玉米和花生的量太
大，就用过几个夹子，可哪想，到了
第二天，就连夹子都没了影。

“这家伙力气大着呢。”一位村民
说，至少它的力气比狗要大。曾经有人
用石头和布把那片大坑土坡的洞口塞
住过，但这样做根本没有作用——— 石
头还是被扒开了。

吃得很挑剔，专家说很可能是獾

近两年来，村民们也渐渐了解了
它们的习性。

“白天一般不会出来，晚上出来也
一般在8点以后。”村民魏华说，只要注
意听或者躲在一个角落观察，前段时
间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它们出来干

“好事”。“看到西瓜，先用脚踩碎，然后
专捡西瓜瓤吃。”他说，它们吃得比人
还专业，红色的一点不剩，西瓜皮就全
留在那里。

除了西瓜，玉米也是它偷吃的主
要对象。玉米一般长得都有1米多高，
它就抬起两只前肢摘下来，但像茄子、
稻谷、毛豆之类的食物，它碰都不会
碰。为了吃核桃树上的甲壳虫，它们还

会将幼小的核桃树掰断，寻找甲壳虫。
它们一般是集体行动，还是单独行动？
有村民说，他见过最多的一次：1只大
的后面跟了一串小的，“小的还会咕唧
咕唧叫。”

根据村民的描述，以及它吃的东
西，兖州市林业部门有关专家推断，
横行于庄稼地里的“小偷”很可能是
獾，济宁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的相关
专家也肯定了这种说法。村民们也是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知道它们的
名字。

10日下午，记者在村民带领下来
到位于魏楼村南侧的一处大坑。坑大
约有10亩地大小，西周是2米多高的

土坡。村民说，坑原来是个窑厂挖的，
随后改成了鱼池，后被弃用，现在却
成了獾的“家园”。土坡上生长着密密
麻麻的杂草。在坑北面的坡上，用手
拨开丛生的杂草，显现在记者面前的
是一个如篮球般大小的洞口，有的洞
口直径近 5 0厘米，洞深一眼望不见
头。而且洞口错综复杂，每个圆洞看
似单独但又相互连通。在近30米的距
离内，记者发现了50多个圆洞，整个
大坑周围有100多个洞口。有村民告
诉记者，獾属于群居动物，每个洞内
可以居住10余只獾，“按此计算，此处
獾的数量有近1000只。”但此数字并
没有被证实。

格记者探访

獾们很机敏，一有动静就跑掉

因禁止捕杀，村民越来越苦恼

今年85岁的王同太老人，是后寺村年
龄算是比较大的。他告诉记者，早在100多
年前，后寺村有户姓郇的人家，但是在80

年前左右就不在村里居住了，但是在后
寺村有个郇氏家族坟地，村里人称为“郇
家林”。王同太老人说，听村里老人说，因
为当时埋葬亲人的坟头比较大，郇家人
的坟头上曾出现了几个圆洞，并有人见
到了“獾”。因此，“郇家林”也被称为“獾
林”，但是自王同太老人记事起，也再没
有真正见到过“獾”。

按王同太老人的话说，獾是个非
常爱干净的动物，洞穴中及周围，有居
室、有卫生间、有餐厅……俨然生活得
有条不紊。王同太老人称，善于挖洞的
獾，常常把洞穴挖得较大，一般都是离
地2至3米，洞的直径也要有半米多，有
几个进出口不说，卧室还常铺些干草、
树叶等。可怕的是，獾的洞穴随时间的
推移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但是，獾
太灵敏，一旦被惊扰了，很可能很长时
间都不会露面。对于獾，村民们很是头
疼。

为了一探究竟，10日晚，记者决定到
村民的庄稼地里和土坡的洞口去看看。
晚7点40分许，记者和魏楼村党支部书记
魏广平从村委会出发，步行10多分钟之
后，记者和魏广平来到大坑北面的土坡
上。

“尽量不要弄出动静来，这家伙非常
机警，稍有风吹草动就马上钻进洞里，再
出来就难了。”魏广平压低声音说。四处
静悄悄的，只能听见蚊子不停地在耳边

“嗡嗡”作响。皮肤上传来轻微疼痛，但记
者却不敢用手去拍。记者和魏广平就这
样静静地站着，眼睛一直盯着魏广平所
说的獾经常路过之处。

猛然间，记者听见土坡下方的杂草
丛传出“沙沙”声，顺声望去，三只灰白色
的动物正顺路“走来”，记者下意识地将
相机镜头对准它们，就在快门“嘀”地一

声响起的瞬间，相机闪光灯也瞬间亮起，
三只灰白色的动物“嗖”地一下，只留下
三条黑影，然后消失不见。此时，时间刚
过8点9分多一点。在闪光灯的照射下，记
者注意到，三只动物体态圆润，头部均有
明显的三条白色纵毛，其中中间一条由
鼻尖延伸到头顶。“这就是獾，三个都不
小。”魏广平说。可惜记者的镜头并没有
拍上，成像器内，只拍下一点类似爪子的
东西。“快门一响，就惊动它们了，再加上
闪光灯，它们肯定受惊了，今晚再看到他
们就很难了。”魏广平说。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记者和魏
广平静立在夜色中。祈求獾们等再次出
现。但是直到9点20分许，再也没有听见任
何动静。因不堪众多蚊子的“照顾”，记者
和魏广平决定先回村委会，拿了手电筒
再来。

当日晚10点，记者和魏广平拿着手电
筒再次来到土坡上，只是临进土坡的时
候，我们将手电关了。等了20多分钟后，依
然没有任何动静，魏广平打开手电筒照
向身边的每一个洞口，“用‘惊扰法’，看
看能不能把它们吓出来。”记者也打开手
电照向洞口，但是如此折腾到11点多的时
候，仍然没有任何收获。记者和魏广平不
得不沿着村民的玉米地返回，在一块玉
米地的地头上，眼尖的魏广平发现下过
雨后的地沟里，有个明显的爪印。记者发
现，该爪印前头尖尖、如狗掌般大小的，
入地挺深。“这就是獾的爪印。”魏广平的
语气十分肯定，而且根据爪印的走势判
断，该獾应该返回獾洞了。

魏广平告诉记者，针对这个情况，村
民也向当地政府和林业部门反映过，但
得到的答复是“獾属于野生保护动物，
禁止捕杀”。但为了驱赶獾，村民们什么
办法都用上了，烟熏、下网、水灌、撒药
等措施，甚至在庄稼地的周围围起来红
色的布条，驱赶獾，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而且獾的数量还是越来越多。

獾，哺乳动物，嗅觉灵敏，毛黑灰
色，体长约七、八十公分，善掘土，喜群
居，穴居山野，昼伏夜出，遍布于我国华
东、华南、西南、华北及陕西、甘肃等地
区，从平原到海拔3000多米的山地都有
栖居。其毛可制笔，毛皮可制裘，其脂肪
熬炼的獾油可治疗烫伤等。獾的寿命一
般在10—30年左右，属地方保护动物。
常见的獾有三种，猪獾、狗獾和狼獾。獾
的体形粗实肥大，四肢较短，耳壳短圆，
眼睛很小，颈部粗短，四肢粗壮有力，趾
端生有强而粗的长爪，趾甲很锋利，一
般的小兽类，比如说狗，如果跟它单挑，
估计都远远不是对手！獾的背部从头到
尾长有长而粗的针毛，黑棕色与白色混
杂，体侧白毛较多。这种小兽还挺臭美，
身上虽然脏乎乎的，头上却长着三条白
色纵毛，中间一条由鼻尖延伸到头顶，
从两嘴角到头后还各有一道短白纹，整
个脑袋看上去花里胡哨的，给人感觉好
像非洲土著为了装饰或吓人而画在脸

上的油彩。
獾善于挖洞，洞口一般有1一2个，

多设在阳坡山势陡峭或茅草繁密之处。
整个洞穴可长达几十米，獾很爱干净，
据说洞里都收拾的很清洁，卧处还会铺
上干草，小家整得怪舒服！民间传说，獾
从山这头打洞进去，可以从山另一边打
洞出来！每年冬天来临，獾也开始钻入
洞穴，闭门不出，进入冬眠，直到来年三
月才会出洞活动。冬眠之前，整个秋季，
它们都在四处奔波，大量进食，以增加
体内脂肪，为冬眠期的体能消耗提供给
养。

鲁迅先生在《故乡》中有过这样的描写：“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

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

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

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在1929年5月4日致舒新城的信中，先生说：

“‘猹’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现在想起

来，也许是獾罢。”

“五六年了，它今年最嚣张。”60岁的魏庆银说这话时，很是无奈。

包括魏庆银在内，兖州市新驿镇魏楼村的100多户村民最近晚上都睡不

好觉。因为眼看着刚要采摘的花生、玉米等农作物，一伙神秘“小偷”趁着夜

色，潜进了他们的地里，疯狂偷吃。“什么招都使了，就是没办法。”魏庆银说，

去年他家那能摘250多斤花生的三分地，最后只摘了不到30斤皮果。

而更让大家担心的是，这伙“小偷”已在他们村子南侧的一处弃用的大

坑里住了下来：它们在大坑周边的土坡上面挖洞做窝，土坡上有大大小小百

余个洞口，土坡下面几乎被挖空不说，有的洞甚至出现在村民的庄稼地里。

这伙“小偷”的数量越来越多，村民们的担心也就越来越大。“它们现在只是

毁坏庄稼，等将来会不会祸害我们的生命？”

◎相关知识◎

看着被
獾掰断的
核桃树，
村民很心
疼。

▲獾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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